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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通俗类书中诗词资料的性质及价值初探*

刘天振

摘 要：明代是通俗类书编刊的鼎盛时代，当时许多通俗类书文本在汇聚实用性资料的同时，还辑录了大

量的诗词资料。这些诗词资料除一小部分可归入传统文学意义上的诗裁，其余大部分，诸如社交诗词、知识传

习歌诀、打油诗、文字游戏等皆属于功能性或娱乐性诗体。这些作品是庶民智慧的结晶、民间文化的花朵，也是

主流雅诗的根基所在。尽管它们的审美价值殊为贫乏，但其社会功能、娱乐功能却得以尽情张扬。通俗类书中

的诗词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诗词的生存基础和生长环境，并蕴蓄诗体革新的动能。它们虽难以进入诗学大

雅之堂，但其诗学史料价值却不应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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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一般把中国古代类书分为传统类书与

通俗类书（或“民间类书”）两类①，前者指官修及

文士私撰的类书，如《艺文类聚》等；后者指民间

书坊编刊的用于满足庶民日常实用及娱乐需求

的类书，如《事林广记》等。通俗类书大致又可

分为两类：综合性的与专科性的，前者内容包罗

万象，涉及庶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后者涵括儒

学、律法、科举、童蒙教育、书启翰墨、医学、宗

教、娱乐等众多专门领域②。明代是通俗类书编

刊的鼎盛时代，其数量、种类、影响面均创下历

史之最。在明代所有类型的通俗类书中，综合

性日用类书、书启翰墨类书及娱乐性类书是较

有代表性的三种。综合性日用类书一般按照天

文、地理、人事的分类框架编纂日用知识，其书

名中多有“万宝全书”“不求人”“万书渊海”“学

府全编”等字样，故又被称为日用百科全书型类

书。它们是古代通俗类书中最有代表性的一

种，宋元时期的《事林广记》《居家必用事类全

集》是其前驱，明代人所编数量最多，典型者如

《三台万用正宗》《万宝全书》等，现在尚存三十

余种。内容包罗万象，如余象斗所说：“凡人世

所有，日用所需，靡不搜罗而包括之。”［1］王子行

亦称：“顾目击斯集，上下古今记载悉备。”［2］书启

翰墨类书，指专为民间交际应酬使用而编纂的日

用类书，仝建平称为“民间交际应用类书”［3］，一

般根据不同使用场合分门别类编纂而成③。娱乐

性类书专指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

目》所称的《国色天香》《燕居笔记》《万锦情林》，

以及孙氏未曾著录的《绣谷春容》等书④。其旨

趣主要在于娱乐消遣，专选那些在思想情感与

文字格调方面比较迎合市井趣味的作品。综合

性日用类书与后两种类书之间存在一种综合与

分立的关系，如前者一般都辟有“书启门”“文翰

门”“民用门”，也大都设有“诗对门”“笑谈门”

“杂览门”，分别与后两种类书内容对应。以上

三种类型通俗类书选材方面的一个共同点是，

均辑录了大量的诗词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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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俗类书中的诗词分布及分类

明代通俗类书中辑录了大量的诗、词、歌、

曲，它们中除一小部分之外，多数作品自选材特

征到审美趣旨，皆有别于纯文学意义上的诗

词。诗词资料于综合性日用类书中主要分布于

“诗对门”“劝谕门”“杂览门”等，以《妙锦万宝全

书》卷十八“诗对门”和《万用正宗不求人》卷三

十四“诗联门”为例，前者“诗对门”的《万家诗

集》辑录各色诗歌 76首，后者“诗联门”的《精采

古诗妙句》收录五言四句、七言四句等诗歌 39
首，数量如此之多的作品，两书的篇目却并无重

复，可见日用类书中所收诗歌数量之一斑。同

时，综合性日用类书中几乎所有的知识门类都

编有诗词歌诀。诗词资料于书启翰墨类书中一

般被收录于“文类”。而《国色天香》之类的娱乐

性类书则均有“诗类”“词类”“歌类”，专门辑录

诗词作品。通俗类书所收诗词分类情况如下：

1.传统文学意义上的诗词。书启翰墨类书

中往往兼收数量不等的文人诗词歌曲，如《新刻

含辉山房辑注古今启札云章》首一卷下层收录

小青所作绝句 9首、古诗 1首、《天仙子》词 1首，

凄婉哀怨，如泣如诉，弥漫浓重的感伤情调。其

卷七附载唐诗 90 首，上栏为“五言句”，下栏为

“七言句”，内含文人词若干首。综合性日用类

书“诗对门”中的诗歌，如《精采古诗妙句》所收

五言四句古诗、五言八句古诗、七言四句律诗

等，也均是纯文学意义上的诗歌。如《万用正宗

不求人》卷三十四“诗对门”上栏《精采古诗妙

句》所选 2首作品：

“五言八句”之一《除夜》：

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来。

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回。

气色空中换，容颜客里催。

风光人不觉，已入后园梅。［4］

“七言四句”之一《寄衣吟》：

夫戍萧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

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4］

上述 2 首诗歌的共同特点是语言平易，构思精

巧，最后一句韵味隽永。同时，编者特意标明

“五言四句”“七言四句”等诗歌形式特征。不

过，其“精采古诗”却不采七言八句的律诗或古

诗，除了有对目标读者接受能力的顾虑，也很可

能出于节缩纸版的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妙锦万宝全书》“诗对门”

辑录了 8首歌咏各行业劳动者的诗歌，其立意、

情感带有鲜明的民间风味，如《工诗》：

贻谋巧智本心生，艺足资身不事耕。

造作悉凭秋月斧，直方全用墨云绳。

高堂大厦心中出，凤阙龙楼手下成。

传得鲁班真秘诀，世人开口便称名。［2］

这首诗情调欢快，自信乐观，表达了对工匠职业

的真诚热爱。

再看《商诗》：

年去年来无定年，一身漂泊楚江边。

思家有梦迷蝴蝶，歌枕无心听杜鹃。

南国山川经粤峻，北城风雪历幽燕。

故乡千里复万里，哪得音书托燕传。［2］

此诗情调迥别于《工诗》，字里行间流淌着商人

千里逐利、四海为家的江湖漂泊之苦与孤独迷

惘之感，也流露出对商人艰辛生涯的深切同

情。这些诗歌也可视为晚明社会人文主义思潮

的一种载体。

《绣谷春容》卷一下层“玑囊摭粹”收录的《老

儿诗》《少儿诗》均属于长篇五言叙事诗，两诗各

有 100句，500字，前者倾诉老年人气力衰减，体

弱多病，遭人嫌弃，生存维艰；后者叙写儿童的活

泼顽皮，人见人爱。虽两诗情感与文字的格调较

为庸俗，但其诗学史料价值却不容忽视。

2.打油诗。综合性日用类书中收录了不少

徒有诗体的外表而并无诗体韵味的作品。如

《妙锦万宝全书》卷十八“诗对门”所收《太祖高

皇帝晓行诗》《又咏新月》《正德皇帝游宣府诗》

等均属此类。如所谓《韩都出征偶兴》：

殿阁云南草寇兴，皇恩差我出巡征。

殿前亲赐三杯酒，马上忙登千里程。

所（斩）草除根诸鬼伏，推出塞海一般平。

安民待诏回头日，一统乾坤属大明。［2］

这首诗更像一首顺口溜，除了前四句有一点叙

事的意趣，其余就是虚张声势的空洞口号，几无

任何兴味可言，语句也很粗拙。

3.劝世诗。综合性日用类书的“杂览门”“劝

谕门”收录了很多劝世诗，如《五车万宝全书》

明代通俗类书中诗词资料的性质及价值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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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览门”所收《康节邵先生训世孝悌诗》《财产

不消大》《财产莫嫌少》《先了官》《劝莫斗气》《劝

莫爱债》《和邻敬长》《夏桂州劝谕西江月四阙》

《邵尧夫养心歌》等，其意旨自题目中即可窥

知。《妙锦万宝全书》卷六“律法门”之《律令行

移》所辑四首《西江月》词，都是劝人柔弱处世，

安守本分的。《妙锦万宝全书》卷三十四“风月

门”卷前与卷后均附有诗词，卷前所附《西江月》

词 2首及赞诗 1首均是教唆世人纵欲享乐的，而

卷后《劝世诵》1首又是劝人戒嫖禁欲的。首先

看卷前的《西江月》之一首：

细想欢中之意，果然赛过仙丹。莺莺

一见便心欢，惹得张生心乱。

能使才郎情动，顿教玉女思凡。风流

才子莫辞闲，纵有千金不换。［2］

很显然是鼓励世人纵情声色之欢，但卷后的《劝

世诵》却说：

劝君休恋烟花榻，他家害人别有法。

能取鼍龙项下珠，善卸天王身上甲。

猛虎禁持若羔羊，凤凰退作无毛鸭。

饶君生铁铸心肠，往或被他镕作蜡。［2］

编者对待情色的矛盾态度颇令人费解，但这种

“劝百讽一”的刻意编排，却使读者在枯燥的类

书阅读中意外获得一种荒诞滑稽之趣。

4.社交诗词。书启翰墨类书中的礼仪诗、礼

仪词、祝颂诗、祝颂词，综合性日用类书“四礼门”

中的礼仪诗词、祝颂诗词，“诗对门”中的礼仪诗

等，尤其是婚礼所用诗词名目极为烦琐，如《拦门

请花诗》《开轿诗》《吃田蚕饭诗》《下轿诗》《迎新

郎诗》《拜天地诗》《夫妇交拜诗》《饮交杯诗》《索

红花诗》《撒帐诗》以及《鹧鸪天》词等。娱乐性类

书如《绣谷春容》中也收录祝寿歌，其卷二下层

“击筑摭粹”收有《寿星歌》。这些诗词在调节人

际关系、维持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5.歌诀诗、歌诀词，又可分为知识型与宣教

型两类。前者如综合性日用类书各个知识门类

所编写的诗词歌诀。如《妙锦万宝全书》“律法

门”中的律令条款均被编写成诗词歌诀，诸如：

《例分八字西江月》《律卷总目条款名歌》《问拟

总类歌》《监守自盗赃》《警劝律例歌》《附犯奸律

歌》等，其中《律卷总目条款名歌》用十句歌诀将

30卷《大明律》总括完毕，并自豪地声称“十句总

言三十卷，条有四百六十名”［2］。再如《妙锦万

宝全书》卷二十五“医学门”上栏有《诊脉至捷

歌》《五脏脉诀切要歌》《论五脏相似歌》《浮沉迟

数歌》等等。其中有一首长篇《类集杂方诗括》，

用 4至 8句不等的歌诀将 88种药方的配制方法

及疗效概括无遗，一气呵成，简直有咫尺千里的

气势。综合性日用类书的“修真门”“占课门”

“金丹门”“玄教门”收录了许多偈颂诗（词）、内

丹诗（词）、占验诗（词）等，均可归入宣教型

歌诀。

6.文字游戏。如许多综合性日用类书“杂览

门”均有的《藏头诗》《回文诗》《拆字诗》《会意

诗》等。《万宝全书》卷十八“诗对门”集中收录 10
余首此类作品，多托名于当代及前代的风流才

子所作，如所谓《李白花月诗》《解缙雪诗》等，均

属此类。如《许真君歌》二首之一：

天连绿水水连天，烟锁青山山锁烟。

树绕藤萝萝绕树，川通水峡峡通川。

酒迷醉客客迷酒，船送征人人送船。

屹立已空空屹立，传今作古古今传。［2］

这类诗又被称为回文诗，主要运用各种顶真手

法制造奇妙趣味，手段之高超令人叫绝。这些

奇奇怪怪的文字固然能给人造成强烈的视听冲

击，但对于诸如情志、意蕴、意境等诗歌内在的

审美要素则并不在意。

7.嘲谑诗及低俗诗。综合性日用类书的“笑

谈门”多有《精采笑谈诗句》，上栏为嘲谑诗，下栏

为散文体笑话。其嘲谑诗有些讥讽社会丑恶现

象，但多数是嘲笑他人的性别、身份、职业，甚而

别人的疾病及生理缺陷，更有嘲笑人类生殖器

者，庸俗下流，毫无道德底线。《万用正宗不求人》

“笑谈门类”收录诸如《笑跛子诗》《笑疙头诗》《笑

瞽目诗》等。《国色天香》卷二上层“搜奇揽胜·诗

词类”也辑有众多嘲谑诗，如《君嘲臣诗》《发少髯

多》等。这些作品反复出现于多种日用类书中，

可见其于当时市井社会流播广泛之一斑。

二、通俗类书中诗词资料的性质

首先，通俗类书中诗词既为庶民文化之花

朵，亦为主流文学之根基。中国古代的四民职分

萌蘖于战国后期，正式形成于两汉之世，此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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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相承，直至清末终结，构成传统中国庶民社会

的主体［5］94-95。自社会阶层而言，与其相对的是王

公贵族及官僚群体；自文化品格维度论之，四民

文化属于俗文化之品流，而与之对应的是主流文

化或谓雅文化。自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实际来看，

既曾产生过诸如屈原、李白、杜甫、苏轼等精英作

家，创造出众多经典名著，更有无数不知名作者

及其作品，这些作品无资格进入诗学或文学之境

域，绝大多数被作为文化垃圾随意丢弃而永远消

失于历史长河中。现代学界认可的所谓“民间文

学”“通俗文学”也是被雅文学标准审视筛选后、

被认为勉强合格的作品，但通俗类书中所收的大

部分诗词连所谓“通俗文学”的标准也达不到，如

回文诗、藏头诗、笑话诗、各门类知识传习歌诀

等，它们或者沉溺于文字排列形式的花样翻新，

争奇斗巧；或者矻矻于将各行业知识或技艺装扮

成诗词的式样，以速臻其传习之效。有些作品甚

至冒用诗词体裁以宣泄恶劣情绪、庸俗趣味，以

致古今各种“俚言集”“通俗编”“民歌选”均不屑

于收录。但是它们仍有其重要的社会功能和学

术价值，如王尔敏论述明清庶民游戏文字时所

说：“此类诗裁自能充分表达庶民文化涵养，巧慧

心性造诣，不是文学亦非诗学，仍可代表其严肃

之文化创造，民人才艺结晶……自具学术尊严，

自见民间文化特色。”［5］164自文学发展机制而论，

广大庶民的巧慧心性、文化涵养正是主流文学或

雅文学生存成长的最深厚土壤、最牢固根基，这

与李梦阳提出的“真诗乃在民间”⑤的论断是一致

的，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

其次，通俗类书中的诗词属于庶民生活知识

谱系的必要部分。王尔敏先生说：“明清两代《万

宝全书》广为民间普遍应用，全面配合庶民需要，

乃真正反映庶民社会生活之宝典。”［5］82综合性日

用类书一般开辟 20至 40个不等的门类，基本涵

盖当时庶民社会生活各方面所需知识，既有实用

知识，也有娱乐知识。以万历四十年（1612年）刘

双松安正堂刊《新版全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

全书》三十八卷为例，共分 38门：天文、地舆、人

纪、诸夷、官品、律法、武备、八谱、琴学、棋谱、书

法、画谱、文翰、启札、伉俪、丧祭、体式、诗对、涓

吉、卜筮、星命、相法、茔宅、修真、养生、医学、全

婴、训童、算法、农桑、劝谕、侑觞、笑话、风月、玄

教、卜员、法病、杂览。而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

余象斗双峰堂刊《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

宗》四十三卷更辟有 43个门类。诗词资料主要

编排于“诗对门”“杂览门”“笑谈门”之中，其中

“诗对门”或称“诗联门”专收各体诗歌与应用对

联，“笑谈门”裒辑笑谈诗，“杂览门”收录灯谜、藏

头诗、回文诗等文字游戏。可以看出，上述三门

内容属于娱乐消遣、精神文化的层面，与《国色天

香》等书性质大致相同，许多明代综合性日用类

书中都有以上三门，以日本酒井忠夫监修、坂出

祥伸与小川阳一编《中国日用类书集成》［6］所影

印出版 18 种明代日用类书为例，11 种有“诗对

门”或“诗联门”，9种有“杂览门”，13种有“笑谈

门”。以上三门皆有者有 8种。由此可见，综合

性日用类书中的诗歌、对联、回文诗、嘲谑诗等，

是作为庶民社会知识谱系之必要领域而被编入

的，是庶民文化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福

柯的知识权力理论，人类社会的知识分类是一

种文化权力的展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

带的”［7］29，亦即知识分类与认知具有文化建构

性，可借此形塑受众的认知模式及意识形态。

最后，通俗类书中诗词的娱乐功能与社会功

能得以充分张扬。众所周知，娱乐功能本是文学

主要功能之一，但传统文学观念习惯将娱乐与审

美联结一起，而通俗类书中的诗词乃追求纯粹的

娱乐，如其热衷搜辑的回文诗“不是文学造诣，而

是花拳绣腿，完全用心于形式上摆样子”［5］151，但

沉迷于其中者却以为乐趣无穷而乐此不疲。其

嘲谑诗可以让人喷饭大笑，其藏头诗、回文诗、灯

谜可以给人带来益智的愉悦，其打油诗可以慰藉

附庸风雅者的虚荣心。那些歌咏各行从业者艰

辛及智慧的诗章可以使对应的从业者产生情感

共鸣。日用类书“劝谕门”中的诗词承担起了劝

世教化的社会责任，“书启门”“文翰门”及翰墨类

书中的礼仪诗文、祝颂诗词成为社会交际的桥

梁。各种专业知识及行业技艺皆可借歌诀提挈

知识精髓，增强传习效果，扩大传播范围，使诗裁

承担起开启民智、提升民众技艺与生活水平的责

任。各种应用对联在社会交往、历史纪念、美德旌

扬、商业广告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之，诗

词的社会功能得到了空前的张扬。

可以说，通俗类书中诗词的传播接受一定

明代通俗类书中诗词资料的性质及价值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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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诗词的生存基础和生长环

境。使其从文人书斋、香园小径、绮筵绣幌等窄

小的圈子再次走向广阔的民间社会，去吸取生

命元气，以蕴蓄诗体革新蜕变的动力。

三、通俗类书中诗词资料的价值

通俗类书中诗词性质、功能的转变并不意

味着其学术价值的丧失，反而可给予现代的文

学研究界很多的启迪。

首先，通俗类书中的诗词可以深化我们对

诗体在民间传播生态的认知。以词体为例，明

代通俗类书收录的词作数量相当浩繁，汪超曾

对 13种日用类书辑录词作进行统计，共得宋元

以后词作 350首［8］。这个数据显然仅是日用类

书中词作的很小一部分，因为仅明代综合性日

用类书尚存 35 种之多［9］641-673，遑论其他各种专

科性日用类书了。另据张献忠统计，明代中后

期刊行的各种日用类书有 200余种［10］。若对此

200余种日用类书中词作做一全面的调查统计，

其数量一定是相当惊人的。众所周知，南宋以

后，词体日益与音乐属性剥离，而趋向案头化，

其主要功能除了在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中充当

配角之外，就主要是在日用类书中编辑知识、宣

讲教训。这种功能的转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

生存形态的变迁，表现于词调选择、书写方式与

编排体例等诸多层面，从而与文人词的分野愈

益分明。据统计，日用类书中使用频率最高的

前五位词调是《西江月》《鹧鸪天》《竹枝词》《黄

莺儿》《临江仙》，且多用小令之体［8］，而文人词

最常用词调是《浣溪沙》与《水调歌头》［11］。从传

播接受的角度讲，日用类书中词调选择的偏好

是为迎合庶民大众的接受兴趣，如排在第一位

的《西江月》，惯用简明的六六七六式句型，采用

近于曲体的句句押韵声格，且适用的题材极为

广泛，这些因素使得这一词调极为“谐于里

耳”。日用类书中的词作多以组词形式编排并

陈，如《三台万用正宗》卷二十四“金丹门”中，采

用了 26首《黄莺儿》，分为三组：“咏大丹”主题

下用了 8首，“咏炼铅”用了 7首，“咏九鼎”用了

11首。同卷中对曲体的编排也是如此形式，或

用同一曲调的组曲，或用同一宫调的套数，卷末

更连用 18首《驻云飞》小令串讲、总结金丹修炼

的知识及教训［1］。而《妙锦万宝全书》卷三十一

“农桑门”下栏连续采用 33首《竹枝词》，依时序

咏唱农家四季劳作与生活的知识及场景［2］。这

种书写方式与编排体例除了受到阅读市场的推

动，还与类书义例的控制因素有关，类书之体的

最突出特征是依主题分类，以类聚材，每一门类

之下的编写方式是并列铺陈资料，古人戏称为

“獭祭”⑥。以词调分组，可以视为以调分类的一

种编排方式。同时，多首作品连续使用同一词

调或曲调，并非机械的重复，而是出于将一个知

识单元或教训意涵表述完整的需要。同时，采

用同一曲调而非频繁变换，也更适宜于市井大

众的接受习惯。

其次，有助于拓展通俗文化系统中不同著

述类型、不同文体间关系的研究。如日用类书

与话本小说同属通俗文化之品流，两种文体都

乐于吸纳词体作品，且体现一些共性特征。就

词调选择而言，据统计，“三言”与“两拍”198篇

小说作品中，有 79 篇含有词体作品，共有词作

182首，涉及词调 58个，其中频次最高的前三位

词调依次是《西江月》《鹧鸪天》《临江仙》［11］，这

与前文所述日用类书的词调选择规律是基本一

致的。这种现象揭示出，两种貌似差异甚著的

文类，其深层结构却存在同质性，亦即均迎合市

井趣味，皆展示俗文化品性。推而论之，我们可

以从更广的维度探究两种文类间的诸多关联

性，如题材互借，体制互鉴，观念互渗，等等。

最后，可以拓展古代文学传播史料的研究范

围。日用类书无意中保存了许多文学传播的史

料，这些史料一般不见于文人系统的文献，如综合

性日用类书中都有的“侑觞门”“杂览门”，所辑酒

令、灯谜，有许多是用文学知识构造而成的，如《妙

锦万宝全书》卷三十二“侑觞门”所收《绮宴酒令》，

分类编写而成，中有“千文类”“古文类”“曲牌类”

“千家诗类”“西厢曲类”，如“曲牌类”第一令：

要三个曲牌名，上中下三字相同，结尾

“四书”一句，贯串合意。

人月园，称人心，虞美人。（“四书”）三

人同行。［2］

“千家诗类”第一令：

要千家诗三句，上二句相反，下一句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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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合意。

黄梅时节家家雨，梅子黄时日日晴。

断曰：熟梅天气半晴阴。［2］

另如“西厢曲类”所收 2支酒令，系用《西厢记》

中曲牌及曲词制作而成。同时，其他各类如“四

书类”“骨牌类”“药名类”等所收酒令中也融入

了许多诗学知识。《万用正宗不求人》卷三十五

“杂览门”上栏《新增极巧元宵灯谜》也是分类编

排而成的，中有“小诗类”“千家诗”“千文类”“书

名类”“曲牌名类”，其谜底都是类目所指文学作

品中的诗文名句。这些杂厕于民间娱乐伎艺中

的文学传播史料，真实地记录了某一文体、某一

作品、某一文学现象在民间的受欢迎程度，对研

究民间的文学接受及其与创作系统的互动，均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其寓教于乐的文学知

识传播手段也值得今人借鉴。

通俗类书是古代应用文体资料的渊薮，数

量浩繁的启札翰墨类书辑录各种人际交往的书

启文翰自不必说，综合性日用类书的“书启门”

“体式门”“四礼门”“文翰门”等也是应用文体的

博物馆。如后者“四礼门”收录婚礼中的致语、

诗、词、歌等作品，真实记录了不同诗体在民间

社会交际中被实际应用的情形，以及它们被赋

予的不同伦理文化内涵，这有助于深化我们对

诗体社会功能的认识。综上，精英文学视角的

文体学史、文学发展史与历史实际存在不小的

差距，它们所描述的诗词文赋的盛衰演变存在

很多的盲区，而通俗类书中的诗文资料可以在

诸多方面弥补主流文学史的阙失。

结 语

总体来看，相对于传统文学意义上的诗词，

通俗类书中诗词的抒情言志功能严重弱化，甚至

丧失殆尽。即使对入选的文人诗词，编者格外强

调的是诗词形式层面的知识，如“诗对门”特意标

明“五言四句古诗”“五言八句古诗”“七言四句律

诗”云云，而《新锲全补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拔

锦》卷二十三类目径直标为“诗体门”，亦可为证，

其主要动机是追求视觉冲击的效果，而对于传统

诗学苦心孤诣追求的意境、兴味、诗法、词格等美

学层面的话题，则统统不感兴趣。诗词的主要功

能由审美转向了实用性、工具性。尽管如此，它

们的学术价值仍值得重视。这些庸陋诗词在民

间社会的强健生命力无情地镜照出主流文学史

存在的难以掩饰的缺陷。从文学史叙述的视角

看，我们所看到的文学史实际是叙述者戴着精英

文学滤镜而撰写的文学史，即使有意强调民间文

学、通俗文学的价值，但其“民间文学”“通俗文

学”距离真正的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仍然相当遥

远。比如日用类书中的歌诀词、嘲谑诗、回文诗、

知识传习赋等作品，不能进入文学史家的法眼。

王尔敏曾为庶民游戏文字鸣不平云：“藏头诗也

是诗，只是不能入诗学之诗。”［5］156而缺少了上述

生长于民间的粗鄙庸陋诗词，我们的文学史不仅

是不完整的，而且抹去了其赖以生存发展的根

基。有鉴于此，古代文学学界断不可将通俗类书

中“原生态”诗词资料排斥于研究视野之外。

梁启超总结史学进步的特征云：“其一，为

客观资料之整理……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

新。”［10］2近些年随着新史学思潮强调民间社会

生活与文化、重视民间文献价值之取向，通俗类

书文献逐渐进入研究视野，学界对其重视程度

也愈益提高，诸多专门领域利用通俗类书资料

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9］。文学研究界对

通俗类书资源的开发利用还做得很不够。

注释

①胡道静先生曾使用“正宗类书”和“民间类书”这一对

概念，前者偏重指《艺文类聚》《玉海》等官修及文士私撰

的类书，实际上即学界习称的“传统类书”，而后者专指

由民间书坊编刊的《事林广记》《万宝全书》等民间日用

百科全书型类书。见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

书局 2005年版，第 11-15页。“通俗类书”之称最早由孙

楷第先生提出，其《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一书中

将《国色天香》《万锦情林》《燕居笔记》等载录诸体小说

及诙谐文为主要内容的书统称为“通俗类书”。见孙楷

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上杂出版社 1953年

版，第 171页。日本学者酒井忠夫在《明代の日用类书

と庶民教育》（收入林友春编《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国

土社 1958年版）及《中国善书研究》（刘岳兵、何英莺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中使用过“通俗类书”概念，

其指涉范围包括《万宝全书》等综合性日用类书，及有关

儒学、科举、律法、宗教等专门性日用类书，但不包括孙

楷第先生所说的《国色天香》等消遣娱乐性类书。日本

坂出祥伸《关于明代日用类书的解说》一文曾使用“传统

明代通俗类书中诗词资料的性质及价值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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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Probe into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Poetry Materials in Popular Reference
Books in Ming Dynasty

Liu Tianzhen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poetry materials are compiled in popular reference books in the Ming Dynasty, which
can be classified as poetry in the sense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only for a small part of these materials. Most of the
rest, such as social poetry, knowledge spreading songs, doggerel, word games are functional or entertaining poetry styles.
These works are the flowers of civilian culture and foundation of mainstream elegant poetry. Although their aesthetic
value is extremely poor, their social and entertainment functions have been fully promoted.Although they have never
entered the poetry hall, their historical value of poetics shouldn’t be underestimated.

Key words：Ming dynasty popular reference book；poetry materials；social function；historical value of po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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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书”与“日用类书”这一对概念，前者指《永乐大典》《玉

海》等官修私撰的类书，后者指民间书坊编刊的《事林广

记》《万用正宗不求人》等书。见坂出祥伸：《关于明代日

用类书的解说》，酒井忠夫监修，坂出祥伸、小川阳一编：

《中国日用类书集成》（第一卷），东京都汲古书院 1999
年版，第 6-30 页。本文在借鉴前哲观点基础上，使用

“传统类书”与“通俗类书”这一对概念，前者指官修与私

撰的类书，如《艺文类聚》《永乐大典》《玉海》等，后者指

宋元明清时期由民间书坊编刊的、适于四民实用及娱乐

的类书，如《事林广记》《万宝全书》《翰墨大全》《国色天

香》等。之所以称后者为“通俗类书”，主要着眼于两点：

一是这类书籍呈现的通俗文化品性，体现于其内容性

质、编排体例、版式设计、文字表述等多方面的趋俗谐

众，“通俗”一词涵盖面更广，概括性更强；二是它们全部

出于民间书坊，或由书坊主自编自刊，或由书坊与下层

文士合作编刊，这种编纂主体的民间性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这些书籍在内容、体例等方面的通俗文化品位，而有

别于官修私撰的类书。②可参阅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

类书と庶民教育》（收入林友春编《近世中国教育史研

究》，国土社 1958年版，第 25-154页）及《中国善书研究》

（刘岳兵、何英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32-135页）。③翰墨类书也可视为古代书仪的扩大版，

如周一良称元刊《事文类要启札青钱》为“扩大了的书

仪，已经成为家庭百科全书”。见周一良、赵和平《唐五

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7
页。④参阅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上杂

出版社 1953年版，第 171页）以及刘天振《明代通俗类书

研究》（齐鲁书社 2006年版）。⑤李梦阳《诗集自序》云：

“曹县盖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

也。今途咢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

也，斯谓之风也。’孔子日：‘礼失而求之野。’今真诗乃在

民间，而文人学子顾往往为韵言，谓之诗。……余尝聆

民间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声哀，其词靡靡，是金元之

乐也，奚其真？……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

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

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咢也呻也吟也，行呫而

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倡而彼和，无不有此比焉兴焉，无

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故曰：诗者，天地自然之音

也。”见黄宗羲《明文海》卷二六二，第 3 册，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736-2737 页。⑥“獭祭”原出《礼记·月

令》：“獭祭鱼，鸿雁来。”前一句意谓捕鱼而陈之，如陈物

而祭，“后人因以抄撮故实而成文者为獭祭”。见胡道

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 2005年版，第 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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